
剪石
台
记

清
漪

儿时 读 过 一 首 小
诗：杨柳不遮明 月 愁 ，
尽将江 色 与轻舟 。远钟
渡水如将湿 ，来到身边
天已秋 。诗名 叫什么 ？
不晓得 。作者是谁？不
晓得 。但那悠远的意境 ，
逼真 的情景 ，像雨后的
种子 一样 ，深深烙进 了
脑际 。几 十 年一晃过去 ，
前年赴湖北天门公干 ，
和当 地朋友拉谈 ，方知
此诗是明末天门人谭元
春友夏先生的作品 ，题
目是 《舟闻》。这才真
叫“踏破铁鞋无 觅处 ，
得来全不费功夫。”

谭先生是明末继公
安派之后又一个提倡性
灵说的散文家 、诗人 ，
又是 一位颇有见地的文
艺理 论家 ，他和其 同 乡
钟惺领导的竞陵派 ，是
当时文坛上一个重要流
派，时人称其知名度是
“ 名 重东 南 ，无以比者。”
谈天中 ，朋友告诉我一
段关于先生 的轶事 ：他
一生有双爱 ，一爱祖国
的山 水 ，二爱他的小妾

剪剪 。为表达这种挚爱 ，
特地 在 花 园 里 立 一 土
台，取名 “剪石台”。

我是一个最喜寻幽
探趣的人 ，听了故事后 ，
十分 想 去 看 一 看 这 个

“ 双爱 ”产物 。好在此
台在天门 市南不到二十
里的寒河 ，用 了 两个钟
头多一点时间 ，就赶到
了目 的地 。这里真是一
个好所在 ，一 口 七八十
米长三 四十米宽的大池
塘，绿 水 碧 波 ，干 净 明
透，微风过处 ，卷起层层
涟漪 ，煞是喜人 。塘 中 高
出水面二米许 ，果有一
座很大的 土台 ，台上兀
立一块大石 ，石边有一
株松树 ，枝繁 叶密 ，颇有
情趣 。当 地 一位 教 师打
扮的 同志告 诉 我 ，这就
是闻 名 遐 迩 的 “剪 石
台”。因 为我到天门的时
间短 ，虽 知 此 台 的 简 单
情况 ，却 不 晓 其 来 龙 去
脉和 详 细 情 况 。中 年 教
师同 志 是个 热 心肠 人 ，
加上颇有学问 ，见我问 ，
便倾其肠肚而讲 。于是 ，
我得知 了一个十分感人
而美丽的故事 。

友夏先生是一位颇
有气节的文人 ，巨阉魏
忠贤多次拉他做官 ，都
被拒绝 ，从此 ，布衣草
履，漫游祖 国 山 水间 。
崇祯 五年 ，他去宜城龙
涡，途 中 发现一尊高达
五尺的奇石 ，空而多窍 ，
俨然伟大祖 国三 山 五岳
的缩影 。当 时 ，欣喜之
情，不可名状 ，便雇了
许多民夫 ，出 重金把此
石运回故 乡 。他是一个
很细致的人 ，怕损失奇
石的一角一楞 ，叫脚夫
走得很慢 ，只数百里路

程，足足走了半个多 月
时间 。运 回后 ，在花园 的
池塘 中 心筑一 土 台 ，安
奇石于台上 ，朝夕供俸 。
先生 既 是一位作 家 、诗
人，也 同 时 是 一位 伟 大
的旅游家 ，年轻时即“将
读万 卷 ，将 行 万 里”，并
说：“予 之好游 山 水也 ，
其天资 固然。”他大半生
除游 览 名 山 大 川 外 ，还
游览 了不少不见经传的
小山 小 水 。有 名 的 散文
小品 《武 陵 诗游 三 引 》、
《 游 玄 岳 记 》、《游 南 岳
记》、《游乌龙潭记》、《再
游乌龙潭记》，都是他在
旅游 中 写 下 的流传千 古
的精品 。正 因为如此 ，他
才钟情于从外地运 回 的
奇石 。在他认为 ，看见了
这石 ，就如 同 看 见 了 伟
大的河 山 一样 。

不知是友夏先生 自
己有毛病 ，还是别 的原
因，和 妻 子 刘 氏 夫人 结
谲多 年 ，虽 恩 爱 甚笃却
没有 子 女 。就在 运 回 奇
石前不久他在襄 阳新纳
一妾 叫 剪 剪 ，他和 她异
常恩 爱 ，俩 人常常 并 肩
而坐 。月 亮地里 ，俩人携
手漫步 ；青灯之下 ，他读
书，她 做 女 红 。读 到 夜
深，她煮 一 杯 香 茗双手
给他捧上 。有时 ，他写了
一篇文 章 或一 首 诗 ，总
是摇头晃脑地先念给她
听。她 出 身 民间 ，并不识
字，却也听得有滋有味 。
时间 长 了 ，竟也学会 了 许
多字 。正 因 为 先 生 既 爱
山河 ，又爱红粉 ，经过深
思熟虑 ，他 才 给 池 塘 中
的土台起名 “剪石台”。

我原以为台上 的松
树是 当 年谭先生手植 ，
教师打扮的 同志说 ，不

是的 ，此台原先确有先
生亲 手 栽 植 的 两 棵 松
树，盘根错节 ，苍郁古
朴，后人称之为 “龙凤
松”。到了 清雍正初年 ，
不知什么原因 ，二松相
继枯萎 。后来 由 于兵燹
水患 ，人世沧桑 ，剪石
台和池岸上 的古迹逐渐
荒废了 ，只有从宜城抬
回的奇石还在 。我问他 ：

“ 这石头 ，并非人们 说
的空 而多 窍 ，且莫
说形似三 山 五岳 ，
连一 道 山 也 不 像
的。”教师笑着说 ：

“ 那尊奇石 ，不知
是哪年哪 月 碎烂沉
于池 中 ，现在这石 ，
是为了迎接首届纪
念竞 陵 派 文 学 盛
会，村里青年从池
塘深处 ，捞 出原石
的碎块 ，用水泥砌
合供放在台 上。”
在谈到现在这棵松

树时 ，他又说：“这株
松也是新移栽的 ，考虑
到原 来 的 树 叫 ‘龙 凤
松’，故而在选择时挑
了这主 杆 上 端 ‘一 分 为
二’的 新松。”听 了 教师
模样 人 的 话 后 ，我很感
激谭 先 生 故 里 的 人 民 。
要不是他们热爱先生和
先生 的 事 业 ，剪 石 台 早
已成为历 史的陈迹了 。

花了整整一上午时
间，漫游了 谭元春先生
的“剪石台”，遥想先
生当 年 ，不禁心驰神思 ，
绵绵如浪 。谭先生无怪
是一位赤 诚的作家 、诗
人，他 一生在文艺理论
上和创作 中 都提倡一个
“ 真 ”字 ，从 “剪石台 ”
的修筑与起名 ，我发现
了这一点 。今天 ，我们
的作家诗人不是也在讲

“ 真”吗 ，可有 谁敢起
如此赤裸而又大胆的名
称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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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灶 与 送 礼
宫玺峰

腊月 二 十 三 是灶 君上 天 向 玉 皇 大 帝 汇 报 工作
的日 子 。为 了 使灶 君 上 天 言 好事 ，回 宫 降 吉 祥 ，
别说 东 家 的 坏话 ，在 我 家 乡 一 带 家 家 户 户 都 要送
同样 的 礼物——饦饦馍 和 钱 。这样人们 既 不 用 破
费很 多 ，而 灶 君 也 分 不 出 个 东 家 厚 西 家 薄 来 ，总
觉世 人 对 他 们 一 直 很好 。因 此 灶 君 的 胃 口 没 有 见
涨，多 少 年 来 人 间 也 一 直 相 安 无事 。

可给 人送礼 ，因 没 有 象 灶 君 那 样 的 约 定 ，就
有些 百 花齐 放 了 。一 到 年根 ，君 不 见 鸡 鸭 鱼 虾 ，
米面 烟 酒 就 大 车 小 车从
农村 向 县城 ，从 小城 市
向大城 市 源 源 而 来 。被

送者 自 然 大 抵 握 有 权
柄，有 生 杀 予 夺之权 ，
于是 ，那个单 位也 不 肯放过 年 前拜 年 的 良 机 。得
利者前 来 感 恩 的 ，平安 者 来 铺 路 的 ，请 求 高 抬 贵
手者 前 来 感 情投 资 的 ，还 有 为 暗 渡 陈 仓 来 明 修栈
道的 ，林林 总 总 不 一 而 足 。有 家化 工 厂 要 引 进 一
条生 产 线 ，只 差 一 点 事 情 就 办 成 了 ，可 年 后 却 黄
了。有 个 厂 因 没拜 年 ，结 果供 电 局 三 天 两 头 “检

修”。公共 关 系 的 重 要 可 见 一 斑 。
送礼 的 轻重 犹寺庙 的 布 赐 ，向 来 是 心诚 则 灵

的事 ，全 不 象 祭灶 有什 么 习 尚 ，在 这上标新立 异 ，

除能 显示送礼 者 孝 敬 的 诚心 ，还 能
赢得 受 礼者 的 欢欣 。送礼 者 心有 所
求，想 用 针 钓 斧 头 ，自 然 心甘情 愿 ；
受礼 者 盛 情 难 却 ，思 无功 不 受 禄 ，
也就欣 然 笑纳 了 。送礼 是 人之 常 情 ，
就连 我 们 走 亲 戚 空 手 也 觉 难 为 情 ，
更何况 对能 呼 风唤 雨 的 上 司 ？只 是
人欲壑 难填 ，人们 一味地送 礼 ，礼
品越送越 高 级 ，从送 土 特 产 到 送冰 箱 彩 电 录 相 机 ，

从送 金 银 首 饰 到 送 存
折，还 不 知何 时 才 是 尽
头？权钱 的 交 易 使物质
吞噬 了 党 性 原 则 ，扭 曲
了政 策 法规 ，使 劣 质 产

品变 成优质 产 品 ，从 而 把无 穷 之 害 贻 于 社会 。
如果人们 把对付灶 君 的 办 法 用 于 人 ，而 廉政

建设 又 常 抓 不 懈 ，那就好 了 ，不 然 有 朝 一 日 灶 君
知道人 间 尚 有 这 等 事 ，闹 翻 了 天 ，家 家 没 有 了 平
安那倒如何 是好 ！

周至 楼 观 台 有联云 ：存 心 邪 僻 ，任 尔 烧 香 无

点益 ；扶 身 正 大 ，见 吾 不拜有 何妨 。如 果送礼 者
和受 礼 者 都 能 从这 副 楹联 中 悟 出 点什 么 ，那送礼
之风也就 该轻淡 了 吧 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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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涧 的 楼 上 窑 下
白洁

提起窑洞 ，大凡都见过的是土坡上挖成的土
窑洞 ，可是清涧 的 窑 洞却别有一番风景 。利用拱
桥原理 ，在 平 地 上 用 长 方 形 的 石 块 ，修成 一 孔
孔宽 三米 、长 十米 的 窑洞 ，精巧 的木格大 圆 窗 ，
雪白 的 麻 纸 糊 在 菱 形 的 窗格 上 ，夕 阳 下 ，一 张
张栩栩 如 生 的 风俗 剪 纸画跃 跃 欲 奔 。一排排 窑
洞顶 上 又 盖起 崭新 的 青砖房 。老式石 窑 和新 式
砖房 ，两 种 风格相 融在 同 一 个 家庭 里 ，楼 上 窑
下，比城 里 的 两 室 一 厅 宽 敞 多 了 。

冬日 里 ，外面 寒 风凛 冽 ，一 走进 窑 洞 顿感
暖气融 融 ，如 春 天 来 临 。四 米 长 的 炕 上 铺 盖纯
羊毛毡和 毛 线 毯子 ，间 或 可 见 漂 亮 的 纯毛地毯
和几何 图 案 的 地板 革 也 悄 悄 地爬 上 了 炕 。炉膛
里通 红 的 炭 火 扑扑地舔 盖 二尺 大 的 锅 底 ，冲 鼻
而来 的 是 炖羊 肉 的 香气 。还 是 老 辈 子 留 下 的 生
活习 惯 ，顿 顿 饭升 火 ，几 百 斤 重 的 大石 炭 硬 是
往小 里砸 。

夏日 里 ，即 便 是您满 头 大 汗 ，只 要 进 了 窑
洞也会起鸡 皮 疙 瘩 ，窑 洞 里 清 爽凉 快 ，三 伏天
睡觉离不开 被子 ，家家都省 了 买 电 风扇 的 钱 。这
就是典 型 的 冬暖 夏 凉 的 清 涧 石 窑 。

时代在 前进 ，清涧人 的 生 活方式也在 改变 ，
他们 象 候 鸟 一 样 ，
春秋 季 节 由 窑 洞 搬
到楼 上 ，明 亮 宽 大
的玻 璃 窗 ，五 彩 缤
纷的窗帘掩映着现代
化的家具和 电器 ，液
化气炉子 自 来水 ，又
是一 种 新 的 生 活 方
式，舒适而宁 静 ，岂
不比城里人常住一套
房更富有情趣吗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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